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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劃性的田野考察與文物蒐藏： 
中研院民族所 1950-60年代的研究工作

吳燕和 *

一、前言

本文為 2012年 5月 23日吳燕和教授於中研院民族所「午餐時間」系列演講之精

華。此版文稿由郭佩宜重新編輯，以許善惠整理的逐字稿為本，經吳教授審核確認。

大致依照吳老師原本演說順序，輔以剪裁、段落調動、精鍊與補充，以方便讀者理

解。出版之圖片整理由楊紹紘協助。吳教授長年在國外，演說有時夾雜英文單字，本

文為維持流暢轉為中文。演說原題「計劃性的田野考察與文物蒐藏」，本文增加副標

「中研院民族所 1950-60年代的研究工作」。

圖 1　吳教授娓娓道來過往在民族所的工作，神采奕奕。 
（民族所博物館提供）

* 於夏威夷大學東西文化中心退休，今仍擔任兼任教授以及高級研究員。建議參考吳燕和著
作《故鄉．田野．火車：人類學家三部曲》（2006）和《ふるさと．フィールド．列車：

台湾人類学者の半生記》（2012），其中內容有珍貴的民族所歷史相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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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2　演講當天民族所同仁參與非常熱烈。 
（民族所博物館提供）

主持人郭佩宜：

各位同仁大家好，歡迎參加今天的午餐時間演講。很榮幸有機會跟大家介紹前輩

吳燕和老師，相信很多同仁對他都很熟悉。吳燕和老師是民族所兼任研究員，之前任

職於夏威夷大學東西文化中心，退休後繼續擔任兼任教授以及高級研究員。吳教授今

天有備而來──如大家所見，老師追求完美，直到最後一秒都還在修改簡報。聽說今

天很多人出席是期待老師要「爆料」，那就先賣個關子，精彩可期。

吳老師與民族所的淵源超過五十年之久。他在 1958年進入民族所，擔任創所所

長凌純聲先生的助理，開啟了人類學之路。隨後就讀臺大考古人類學系，畢業後前往

夏威夷大學攻讀碩士、博士，之後因獲得澳洲國立大學的獎助金，前往巴布亞紐幾內

亞的Rabaul研究當地華人的商業表現，於1974年取得澳洲國立大學人類學博士學位。

吳老師不僅是臺灣學界在太平洋研究方面的先驅，也是離散華人研究領域中非常重要

的學者；除了巴紐之外，他也曾經在臺灣、香港、東南亞等地研究離散華人社群。吳

老師除探討海外華人的商業行為和文化，之後也將研究領域延伸到華人的醫療以及飲

食文化等議題，近年並出版許多飲食文化相關的著作。吳老師不僅是人類學家，同時

也是美食專家──然而作為一位人類學家，他也是能夠在麥當勞蹲點、吃炸雞薯條來

做田野的呢！（且身材還保持這麼纖瘦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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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創所初期，吳老師就參與中研院民族所計劃性的田野調查和博物館文物蒐集工

作，這是他今天主要「爆料」的主題。他所參與的田野工作，從南到北、從屏東到桃

園，涉及許多族群。今天的演講除了本所創辦人凌純聲老師對於臺灣原住民文化的整

體研究視野，也會談到早期計劃性田野調查的規劃，以及民族所博物館創建蒐藏的過

程。此外，也包括他本人在南澳、花蓮和太魯閣等地豐富的田野經驗。

話不多說，請大家給吳老師熱烈的掌聲歡迎。

吳燕和：

謝謝佩宜。你說我有備而來，但我其實沒什麼準備，今天主要是來講故事。如你

所說，我與民族所的關係已經五十多年，在座諸位一定會以為我已經不在了──畢竟

都已經五十多年了，怎麼可能還在？假如在民族所工作五十多年，不是走不動，就是

已經不在了吧。

今天所要「爆料」的內容，是關於民族所創辦初期的故事，當時我高中剛畢業，

在一個很奇怪的情況下來到民族所籌備處工作。民族所的創所人，是許多臺灣重要

人類學者的老師——凌純聲先生。對我來說，凌純聲先生作為一位人類學家，不但全

能，更常能以非常宏觀的視角看待世界，他的眼光和才能，為臺灣的民族學和人類學

界貢獻良多。第一部份許多的「料」，就是與凌純聲先生有關。

1958年，我來到民族所當他的助手，第二年我聽從他的指示，第一志願報考臺大

（考古）人類學系，考上後我持續跟了老師四年，畢業後到出國攻讀博士前，又在老

師身邊工作四年。由於長時間的相處，我得以觀察到老師為人處世的態度以及非常宏

觀的視野。這部分比較難直接切入探討，因此今天演講的第一部份，我所聚焦的不只

是凌先生，還包括其得意弟子，以及第一批在民族所籌備處工作的人的情況。

第二部分，則將談我跟任先民先生一起進行田野調查的種種。那時我可說是每

個人的跟班，因此凌先生派我跟任先生一同去進行調查，先到各地觀察，安排與規劃

後續的田野調查工作。我後來才瞭解到，原來凌先生想要在臺灣進行大規模的民族學

調查。在此也很感謝博物館館員，特別是許善惠小姐能夠找出我年輕時的照片，因為

我自己一張都沒有留存。當初任先民先生帶我一起做了三次田野工作，很多調查工作

是我做的，可惜的是我並沒有看到最後的成果。透過這次演講，我也想給大家看看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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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作為一位民族學者的助手，都在做哪些工作。我也沒想過當時跟任先生進行田野調

查的成果，後來會產生那麼巨大的貢獻。現今民族所博物館許多的排灣族木雕、祖靈

柱，就是當初在屏東採集並運回到館內的成果，其中也包括當初凌先生尊稱為「老佛

爺」的佳平部落的國寶祖靈柱。我今天也會報告當初怎麼將這些文物採集並運送回臺

北的過程。此外還有我所參與的阿美族和泰雅族大型田野調查計劃，我會講述許多田

野故事，包括當時的參與者以及調查情況，以及我所進行工作內容。最後簡單的報告

我在出國攻讀博士前，在臺東金峰鄉及東臺灣各地所進行的調查。那我們現在開始。

二、凌純聲先生與其宏觀的視野

圖 3　佳平 mulidan祖靈柱 
（吳燕和繪，凌純聲 1958: 12）

這張圖（圖 3）是凌先生早期發表的論文裡面的插圖，是在下畫的。這就是我所

說的老佛爺，大家一定知道這是國寶。當時我一個高中學生，怎麼有資格進入民族

所？為什麼沒有讀大學卻先來工作？我六年前寫了回憶錄《故鄉、田野、火車》，其

中提及我從小非常喜歡畫畫，從小學到高中，繪畫都受到老師高度肯定。到了我考大

學那年── 1957年，當時臺灣僅有五、六間大學──考試前要填寫志願，我選擇成

大建築系，第二志願則是師大藝術系。可是考試成績不夠好。當時聯考制度為甲乙丙

組，就乙組來說我的文史成績（如英文、中文）不錯，但當時教育部長張其昀（他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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凌先生的好朋友，文化大學的創始人，蔣總統身邊重要的文書官）突然心血來潮，

說要學美國通識教育，打破分組加入物理和化學等考科──我的化學考五分、物理三

分、數學十分，總分加起來只考到東吳大學法律系。我沒有能力去讀法律系，就開始

在臺北找工作。

後來找到任先民先生幫我，他說正好團隊缺一個會繪圖和照相的，覺得我可以試

試看。經過試畫後，他帶我去見凌先生，凌先生叫我寫字等試做些工作，即要我下個

禮拜就來上班。我得到一張胡適院長的聘書──現在大家恐怕找不到幾個人還有胡適

院長的聘書吧？我的職位是技佐，就是助手的意思，低於技正，比技工大一點。

凌先生不知道為什麼特別照顧我，對我很好。凌先生也會叫我看幾本書，我心

存感謝，因為我當時甚麼訓練都沒有，但是已經看過凌先生的《松花江下游的赫哲

族》。我把所有日本的蕃族調查報告書都拿出來看，越看越有趣，還有一些十九世紀

的德國民族學報告，看不懂還是翻著看，也有一些非洲的民族誌。

（一）民族所初期的日常

我剛進民族所時，所裡的助理研究員和助理員只有幾位，李亦園先生剛剛離開

去美國讀書，所內還有任先民、文崇一。文崇一是歷史系畢業的，研究韓國的古代歷

史，他發表的文章、地圖等都是我畫的。所裡還有個女研究員溫遂瑩，是印尼華僑。

此外還有兼任的林衡立先生和衛惠林先生。我的回憶錄裡有不少篇幅寫林衡立先生，

他當時非常勇於問問題，但他講話沒人聽得懂──因為他在日本出生，是板橋林家的

小孩，南港有間水泥公司（編按：可能為林燈慧創辦的「國產建材實業公司」）也是

他們家的。他的母語是福州話，我記得他的臺灣話是後來才學的。林衡立先生大約

三十幾歲從日本回到民族所，他寫的文章也沒人看得懂，是用日本式的古代漢文，很

多人都知道我們所有一位會寫天書的研究員。一開始他以為我是鄉下來的小孩，想跟

我講臺灣話，但我也聽不懂，我就跟他講英文，他很高興，發現原來我們可以用英文

溝通。衛惠林先生也是講日文的，可以幫他再翻譯一下，否則林先生講話沒有人聽得

懂。

當時還有一位助理研究員鮑克蘭（Inez de Beaulair），老一輩的同仁應該還見過

她。她是奧地利貴族，二次大戰之前就到了中國大陸的西邊，到貴州研究苗族。她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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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凌先生的朋友（透過朱家驊），凌先生邀她來民族所工作。凌先生平常跟我講話是

講江蘇國語，跟鮑克蘭講一點中文，講不通就講法文。

一開始民族所籌備處借了近代史研究所樓上的空間，在胡適紀念館對面的位置

（現在已經拆掉）。那棟房子有兩層樓，樓下是近代史研究所，樓上分我們一半，另

一半放近史所書報。過了幾年，大概我大學四年級的時候，民族所自己的辦公室才

正式動工，是一間很大的、中國古典式的房子，外觀像是廟，院裡的同仁稱之為「大

廟」。一進民族所的大門看到祖靈柱，樣子很像凌先生──他戴眼鏡，眼睛很大，塊

頭又很大──我朋友鄭格（我和大家叫他 Tei桑，因為他講日語），就曾被嚇一跳。

到了「大廟」以後，凌先生很威風。當時民族所十幾個人都是助理員，也有幾個

是助理研究員，我則是助手。一開始我們都住在宿舍，宿舍就是現在民族所的位置，

是單身宿舍，但沒有空間給我住，所以在放標本的倉庫裡擺一張床給我，吃飯則在靠

門口這邊的飯廳。吃完早餐差不多八點半，到辦公室後開始看報，工友李朝軟會趕快

倒水倒茶給大家喝。差不多八點半的時候交通車從臺北抵達，進來更多人。凌先生更

晚一點，因為他搭一台小轎車，是幾個所長合坐，包括（史語所長）李濟先生，以

及植物所和化學所所長。時間差不多時，有人會大喊：「（臺語）所長來矣！所長來

矣！」大家就會趕快回到辦公室，並保持安靜。而後凌先生走進來，一坐進辦公室，

會用濃厚的腔調喊「鄭格」，鄭格就會跑過去，然後站在凌所長旁邊一直發抖，不知

道為什麼。

凌先生一個禮拜只來兩次，好比說星期一或星期五，臺大那邊上課也只去一次。

他平常不來的時候可熱鬧了。那時還在借用近史所的空間，近史所有很多的女助理

員，還有很多暑假打工的人。當時除了李先生出國外，所有的助理員和助理研究員都

還沒結婚，都在談戀愛，或是追求女朋友。凌先生只要不來的時候，大家都很快樂。

我晚上工作到很晚，還要準備重考大學，讀書讀到半夜。我發現到了晚上，文崇一先

生、溫遂瑩小姐和其他人，都有男女朋友來會面。我在用功讀書，但他們都不在，關

起門在他們的研究室裡「研究」。

我們晚上工作到很晚，早上有時候起不來。有次凌先生突然心血來潮星期三來，

那個時間點我還在宿舍睡覺，有人跑來大喊：「（臺語）所長來矣！所長來矣！較緊

咧！所長來矣！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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凌先生講話很有威嚴，塊頭又大，因此對外交涉、申請錢等比較有力。而且凌先

生做過大官──他做過南京內政部邊政司司長，所以很懂吃，是個美食家。凌師母是

當時所內師母中最會做菜的，也是有名的美女。我們很幸運當他的學生，每學期都會

請我們到他家吃一次飯。那時老師有導師費，就拿來請我們吃飯。

（二）凌先生帶領的田野調查、文物「採集」與比較研究

圖 4　吳燕和、任先民與當時大頭目Maljeveljev及報導人合影 1

這張照片（圖 4）你們應該知道哪個是我吧？除了我跟任先民先生（左），中間

這位老太太是泰武最大的貴族家，是現在頭目的母親，我等會再詳述。我們去那裡邊

做了三次調查，中間還進到大武山，花了一個星期到老的舊部落。

凌先生的資料蒐集，我認為受到 20年代法國風氣的影響，當時民族學跟藝術界

是串聯在一起的。如畢卡索和高更，當時許多藝術家到太平洋，想要從原住民的藝術

裡面吸取經驗，有些早期的印象派是從民族學標本中發展出來的。當凌先生去法國學

民族學時，老師裡面有一位到非洲考察，報告裡面提到不只是騎馬，而是用駱駝跟大

象載著他的器材一路這麼下去。凌先生當時要我們到南部去調查，大概也是這樣的想

法，要派我們到處去「探險」。

1 任先民攝影；吳燕和協助調查；傅君編輯（任先民、吳燕和、傅君　2012: 126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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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跟凌先生出去過兩次，到泰武跟來義。任先民先生是所裡的管帳，凌先生則是

帶著鄭格，因為鄭格會日文，可以充當臨時翻譯。我們當初最豪華（的出差）就是坐

剛剛出來的觀光號──還是莒光號，是夜車。我們晚上從臺北出發，第二天早上到高

雄。那輛列車非常豪華，有臥鋪。任先生還很壞的要我不要多嘴，因為臥鋪兩張床，

他安排讓鄭格跟凌先生睡一間，而我則跟任先生睡。為何如此安排？因為凌先生睡覺

的打鼾比火車的聲音還大！第二天一早，鄭格說他晚上都睡不著，不是火車吵，而是

凌先生打鼾聲太大。

我們先到高雄住一晚，第二天再坐火車到潮州，到潮州還要住一晚。我在回憶錄

中也提到，我跟凌先生在旅館裡洗澡，裡面是日式大澡堂、公共浴池那種，鬧出很多

笑話。想不到凌先生平時這麼威嚴的人，在那時候變得好有趣，跟我講了很多有趣的

事，還帶著我去潮州看電影。碰巧演的是《亨利五世》（Henry V），是法文電影，底

下有人用臺語進行解說。沒有解說我也聽不太懂，一半英文、一半法文，凌先生聽得

懂不懂我不知道，只是看一半，他就說：「夠了夠了，我們回去吧。」

然後到了來義，到了部落裡面，大家都對凌先生非常尊敬。

我要強調，凌先生「宏觀的視野」，除了搶救民族學的材料，他還試圖用民族學

和這些標本，理解整個臺灣跟古代中國、太平洋，甚至是中南美洲的關係，他的興趣

非常廣，很有意思。你們知道他是Mauss的學生，但他跟功能派似乎毫無關係，反倒

變成傳播論者。我知道凌先生的考古學知識非常好，我也跟他學過史前史的導論，他

能夠從東北的史前巨石聯想到韓國、日本和臺灣。

我大學畢業以後開始來所裡做助理員時，凌先生要我介紹同學中比較聰明的到

所裡來，所以我同學大部分都有來工作。我的同班同學陳春欽和學弟許嘉明是我帶他

們來的，這兩位都是講臺語的。但是陳春欽和凌先生沒辦法溝通，因為陳春欽的國

語凌先生聽不懂，凌先生的國語陳春欽聽不懂，三個人一講話，凌先生就說「翻譯翻

譯」，要我來翻譯陳春欽說的話。許嘉明的國語講得好一點，他的塊頭很大，凌先生

要他去研究巨石文化，凌先生要他從這裡到基隆之間到處走，只要看到石頭就記錄下

來。不只是「土地公」，「石頭（臺語）」都要登記和照相，看這個文化一路可以到

那裡。後來則派我去研究排灣族。

凌先生對整個玻里尼西亞很有研究，例如這張投影片（圖 5），傳統家屋前面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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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有石台，與宗教有關。凌先生看到就說「malae、malae」，是玻里尼西亞的詞語。

我問什麼是 malae，他說是「牛」──但其實他想講的是「廟」（口音問題），從排灣

聯結中國古代的「廟」，夏威夷則是 malae。然後他就叫我去研究排灣族的海神。我

跟他修了一年的玻里尼西亞文化，看了不少書，對神話非常有興趣，這也是為什麼我

後來到夏威夷的原因之一。

圖 5　佳平社大頭目金果祿家宗廟與社稷（凌純聲 1958: 8）



民族學研究所資料彙編 3062

凌先生叫我去讀玻里尼西亞的書，我發現他想談排灣族的貴族也有 mana；後來

我跟（故妻）王維蘭寫過一篇文章〈臺灣排灣人魔眼神話與波利尼西亞馬納信仰初步

比較〉（1996），裡面提到在東臺灣的傳說中發現古代眼睛會發火光的排灣貴族魔眼

人 Palji，有很特殊的 mana。佳平「老佛爺」的大眼睛，也與此有關。

1956年在大武山下，從舊的泰武（佳平社）要遷村時，把古老的雕刻都搬下來。

其中「老佛爺」是在我來所之前就已經搬下來，有些則是在我來以後，陸續從泰武鄉

搬到所裡。例如黃樹民所長現在的所長室那一塊凹凹凸凸的木雕，原來是放在人家家

門口。那塊木雕運回來時原本不是黑色，我們認為雕紋不凸顯，怎麼辦？軟仔（工友

李朝軟）很好，他說：「我負責！」然後去找黑皮鞋油，把木材漆得很漂亮。我相信

木雕很多都是經過他的黑皮鞋油處理，而非使用漆木頭的漆。

話說回來，凌先生的視野太廣，有時心急做了一半，所以也常常出現問題。例如

他有一篇文章關於吐舌人像（凌純聲 1956: 143-148），提到毛利的雕刻，以及在排灣

也發現此種人像，就有些問題。為何我會知道？因為論文中的插圖是我幫他畫的。當

時我還沒進臺大，看了很多，我懷疑排灣的雕像是日本人做的，歸為排灣傳統文化的

表現可能有問題，但凌先生太忙了，很快就都寫進文章裡了。

阿美族太巴塱的祖屋也是國寶（圖 7、8圖片由我繪製）。當時的民族所建築蓋

完了以後，旁邊還蓋了一棟阿美族的祖屋，就在胡適紀念館斜對面那塊空地，請大頭

目跟五、六個人坐飛機來南港，還載來所有的草和材料，竹子則是南港當地的。凌先

生為甚麼要蓋這棟呢？因為從 kava drinking得到啟發──玻里尼西亞的「kava酒會」，

他認為中國古代的酒會居然也在阿美族發現了。他要老先生們講述這個酒會；有個聰

明的雙語報導人，爸爸是日本人、媽媽是阿美族人，會講臺語，跟我很要好，他報導

的酒會細節非常詳細，例如頭目坐哪裡等等。沒想到最後他說──酒會的事情都是他

自己編造的，因為可以免費坐飛機來臺北兩次！凌先生知道很生氣，花了那麼多工

夫，卻得到編造的故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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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6　太巴塱的祖屋 
（任先民 1958: 圖版壹）

圖 7　太巴塱祖屋手繪圖 
（吳燕和繪）2

圖 8　太巴塱祖屋的平面圖（吳燕和繪）

我覺得凌先生對所內最重要的貢獻之一是樹立規則。當時剛來的助理們都要幫忙

蒐集「標本」，他們到哪裡、看到什麼，只要是「高山族」就蒐集，真的蒐集很多。

但凌先生立下一個很重要的規則：大家只能替所裡蒐集，看到好的不可以放到口袋，

2 圖 7 跟圖 8 皆引自任先民 1958：圖版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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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是拿回家去，因為當時標本太便宜了。我記得工作頭一、兩年，我的薪水一個月是

四百塊臺幣，而老佛爺木雕可能最多只付了一千塊臺幣，不過這是我的猜想。倒是後

來我發現房屋的橫樑很貴。（在田野中）我都學任先生的那套說詞，特別強調我們是

替國家做事，保證這些蒐集來的標本會放在博物館，我們沒有錢，政府也很窮，所以

都是幾千塊錢就買了。像是泰雅族的貝珠衣，磨出小珠子編成的衣服，你想那需要多

少工呀，幾個月才能做出來。我負責買過一件，對方問你要多少？我說「不要太貴

啦，我們這是中央研究院的學者，沒有錢。」對方回說：「那好啦！一百塊啦！」他

只要一百塊，我也不能多給。有的賣家比較厲害，說要五百塊，我們的翻譯也很好，

就說：「五百塊太多了，他們是中央研究院的學者，兩百啦！」所以當初這些寶貝（購

入價格）真的很便宜。

三、我參與的田野調查與研究工作

（一）我與任先民先生及兩位泰雅族人在南澳、花蓮、太魯閣的田野調查

我在民族所工作後，凌先生派我跟任先生去做（探勘）調查，那一趟先去南澳，

後來到秀林鄉，當時太魯閣正準備開發，我們也上山調查。我們一路到了花蓮、臺東

然後到屏東。之後還去了（桃園）角板山，老總統的那個別墅附近（按：蔣介石總統

的行館，（今）角板山賓館），去了差一點被抓起來！那邊是山地，泰雅族的部落在

裡面，進去要入山證，而我不知道那是總統的別墅，拿了照相機拍照，馬上就有穿中

山裝的出來問我們是做什麼的、從哪裡來的（後來我去大陸做研究，發生很多類似情

況）。我們說照相機都對準山的那邊，沒有照總統的別墅，才化解此事。總之，我們

就是去探險的。

這張照片（圖 9）是任先民照的。之前博物館的記錄以為中間穿著西裝的是任先

民，其實左邊兩位是嚮導，他們是南澳的泰雅族，我在右邊。中間這一位會雙語，除

了日文還會一點臺語。我們到處找村落，有的時候連路都沒有，例如這張（圖 10）

是往太魯閣山上的兩個村落，照片裡面兩位嚮導跟我，我負責照相和繪圖。找到了以

後，白天或晚上就會去敲門，大部分的人不在家，還要用日文大喊「有沒有人？」當

地人也被嚇到，甚至以為我是臺北來的大人物──但當時我才 18歲！例如這張（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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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）是到了村長家，但村長不在，碰巧他的兒子服兵役回來，穿著士官的制服，他們

趕緊叫村長兒子代表，跟臺北來的「大人物」（吳燕和）照相。

圖 9　調查人員吳燕和 (右一 )與嚮導 
（民族所博物館提供）

圖 10　調查人員吳燕和 (左一 )與嚮導 
（民族所博物館提供）

圖 11　調查人員吳燕和 (右一 )與村長家族 
（民族所博物館提供）

（二）拍照與繪圖：田野調查的記錄工作

接下來我要誇耀一下──我當凌先生助手、當任先生助手時，畫了很多圖。這張

（圖 12）可能是我拍的照片，當初覺得很新奇，女人搬運東西都扛在頭上，就把他

們畫下來（圖 13）。為什麼要這樣畫？當時製版的技術也很差。光是照相，質感黑

黑的。這樣做（手繪），將來的民族學報告就會很漂亮，看得很清楚。這些都是鋼筆

畫，沒有人教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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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12　女性頭頂負荷搬運 
（民族所博物館提供）

圖 13　頭頂負荷物品的婦女 
（吳燕和繪）

民族所很多標本來自佳平，當時雇了許多人來包紮、捆紮，一路走路運到潮州，

早上出發走到晚上，有的是三、四個女人聯合頂著大柱子、大雕刻運來的。我們先走

一段，然後坐一段公車，一路到潮州。從潮州再用火車一路運到南港站。然後大概是

鄭格找人來接，送到中研院。請看（圖 14、15）他們的車、用車的細節，所裡一些大

標本都是這麼運回來的，畫出來以後才能夠把細節的地方呈現出來。

圖 14　搬運方式（吳燕和繪） 圖 15　老式牛車（吳燕和繪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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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族學調查包括各種生產工具、各種家屋、怎麼起火、飲食的工具、衣服，還有

小米！當地人可以說出十幾種來，而我們怎麼看小米就只是小米，任先民拍照拍不出

來，都是黑黑的，所以由我畫出來（圖 16）。當時村落內有各式各樣不同的家屋，從

古代的石板屋一直到現在，我都是測量以後才畫下來（圖 17）。我哪裡得到的靈感

呢？沒人教過我，我到所裡看到了千千岩助太郎畫家屋的書，於是就把村子裡看到的

不同型態的家屋畫出來。這些畫我從十八歲到現在從來沒再看過，最近才發現，收錄

在任先民的草稿（manuscript）。好像三十年前拿到所裡要出版，由張恭啟先生負責，

但後來他過世了，那份草稿也遺失了。最近任先生捐給臺東史前博物館，他們預計要

出版，先借我看（圖 13-17）。

圖 16　不同種類的小米（吳燕和繪） 圖 17　傳統家屋（吳燕和繪）

（三） 我所參與的大型田野調查計劃（1958-1961）：花蓮阿美族馬太鞍與太
巴塱部落

馬太鞍的調查是所內第一個大計劃，帶隊的是劉斌雄先生，還有丘其謙，當時他

已經得到碩士學位 3，是所內的助理研究員，此外還有我的前輩王崧興，那時是研究

3 丘其謙於 1959年取得臺大人類學系碩士學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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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。所有教授的子弟兵都去了，例如石磊是石璋如先生的兒子，陳清清是陳紹馨教授

的女兒，凌曼立是凌先生的女兒。這張相片很寶貴（圖 18），我猜是可能是劉斌雄照

的，左邊是我（那時候還沒有進大學），右邊是陳清清，中間則是溫遂瑩。

圖 18　調查人員實習舂米 
（民族所博物館提供）

這兩年的時間，我先是一起去兩次光復鄉，後來跟王崧興又回去好幾次。當時我

們不但去「搶救」所謂「傳統的文化」，也拍攝受到天主教影響的影像記錄。我的工

作包括把當時原住民所使用的工具畫出來。這幾張（圖 19-25）主要是給大家看看我

畫得多好──這是十九世紀的傳統，還沒有照相機時候都是靠畫的；凌先生的民族學

很受法國十九世紀影響，所以我就拚命畫。

圖 19　圓臼 
（吳燕和繪，李亦園等 1962: 86）

圖 20　穀倉 
（吳燕和繪，李亦園等 1962: 182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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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21　置物筐 
（吳燕和繪，李亦園等 1962: 233）

圖 22　瓢形漏斗 
（吳燕和繪，李亦園等 1962: 234）

圖 23　飲食用具 
（吳燕和繪，李亦園等 1962: 165）

圖 24　木琴 
（吳燕和繪，李亦園等 1962: 354）

圖 25　犬齒青銅排鈴 
（吳燕和繪，李亦園等 1962: 359）

圖 26　馬太鞍傳統領袖大禮帽 
（吳燕和繪，李亦園等 1962: 125）

這是代表大頭目權威的大帽子（圖 26），我當時很欣賞，自願畫的。現在無法想

像當初是怎麼畫出那一根根羽毛的。這張圖不管到哪，我都要版稅的（笑）。

凌先生也派我去調查歌舞。凌先生愛唱歌跳舞，這只有我知道，他曾跟我講：

「你知道我會彈琵琶喔！彈琵琶有兩種方式，一個是從小拇指出去的，一個是大拇指

出去的。」接著他就站起來，開始講他的苗族調查經驗，並叮叮咚咚地跳起來。總

之他要我去做歌舞調查。那是我還沒進臺大前所做的調查，《馬太安阿美族的物質文

化》（1962）中歌舞的曲譜（圖 27）是我自己發明的。說不定我反而要跟原住民收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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稅才對耶（笑），因為裡面記錄的最古典那支，後來演化出所有今日阿美族的歌舞。

像是「那魯灣」，源自我記錄下老太太們表演跳的，但多年後回想，當初好像搞錯

了。大家有沒有發現那魯灣歌曲中，拼命在叫我的名字（此時老師開始唱起歌曲，並

於句末唱到「yan-ho」，發音近似「燕和」）。這是我的猜想：現在不管什麼族唱這

個那魯灣，「燕和∼燕和∼」的，都是在叫我。4

圖 27　吳燕和樂舞記錄 
（李亦園等 1962: 376）

4 編按：這兩段為吳老師的幽默，並非真的主張版稅，或認為「yan-ho」就是「燕和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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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我在南澳的田野調查工作

我大概二年級時，開始參與李亦園先生帶隊去南澳做的調查，大二、大三也自己

去過，又畫了很多當時泰雅族的工具。我們很仔細地做民族誌，包括跟著報導人到山

上，看他們怎麼種田。這張照片（圖 28）是研究人員與泰雅族的合照，最左邊是我，

中間那個年輕人是一個翻譯，其他的是來表演種田的泰雅族農民。

圖 28　調查人員吳燕和（左一）與農夫合照 
（民族所博物館提供）

三年級時我出版了一篇關於泰雅族的兒童教養的文章 5。這是從我的興趣出發所做

的研究，我訪談一位村落最老的老太太，詢問從生小孩到怎麼教養小孩的過程。當我

跟她說想要知道怎麼生小孩，要請她回答，沒想到老太太請她女兒來報告，而後竟然

還把衛生所的兩個護士找來，跟她們說有臺北的大學生要來研究生小孩，她自己可能

做的不對，到時候可能要她們來表演。總之，老太太先表演給我看，也因此我們坐在

地上。這張照片（圖 29）在博物館影像資料庫寫成「研究人員休息」（按：「調查人

員吳燕和（席地而坐者之左）與報導人乘涼」），其實是報導人在表演生小孩！

5 〈泰雅兒童的養育與成長〉（1963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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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29　報導人表演生小孩（調查人員吳燕和為席地而坐者之左） 
（民族所博物館提供）

（五）我在金峰的田野調查工作

有另一張資料庫的照片簡介也是「研究人員休息」，這張照片（圖 30）確實可以

說是休息，為什麼？那是我在金峰鄉的調查研究 6，一個人去臺東做了兩年的田野工

作。我都是晚上才能去人家家裡，訪問那些老太太，或是找個男性報導人請教一些問

題。兩年的田野工作結束後，要臨走之際，他們告訴我：「你知道你有一個外號嗎？」

我說：「什麼外號？」他們講了一個很長的字，我已經忘記那個字，但大意是說：我

是一個「沒有用的人，天天坐在那裡隨便講話」。

6 這趟金峰鄉的田野調查，後來於 1964年出版成《太麻里溪流域排灣族田野調查簡報》一書。
https://tm.ncl.edu.tw/article?u=019_001_0000257808&lang=chn。

https://tm.ncl.edu.tw/article?u=019_001_0000257808&lang=ch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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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30　調查人員吳燕和（左一）與閒暇時的村民 
（民族所博物館提供）

我在金峰的田野住在一位老太太家中（圖 31）。起先不知道她的身份，田野一開

始，我便四處訪談與疾病和巫術相關的問題，有次她問我為什麼找那個誰誰誰問，並

提到她也會這些，後來我才知道她是巫師，向她請教。至於一開始為何沒說？原來是

當時部落已經信奉天主教，傳統儀式被教會禁止。我後來發表關於排灣族巫醫、巫術

的報告，她是非常關鍵的報導人。她將所知道的事情都告訴我，有時候講到一半，翻

譯會跑過來問她：「妳不是說一定要真的神來，妳才可以講跟唱（祭詞）的嗎？怎麼

妳正在唱？難道妳以前騙我們嗎？」很有意思。

圖 31　調查人員吳燕和（右）與巫師 Livas（左）合影 
（民族所博物館提供）



民族學研究所資料彙編 3074

已經一個鐘頭了，最後我還要講幾句關於任先民先生。任先生是一個非常有辦法

的人，他的法寶很多，大家應該要佩服任先生。現在只有我知道他的真實歲數，他一

定少報很多很多──當時到臺灣的外省人，高興報幾歲就幾歲，（現在）任先生八十

多歲了，快九十了。當時他隻身在臺，但有兩個有力的家族長輩。他帶我去做田野工

作、教我東西，方法很簡單，他說：「你們年輕人可能不明白，我調查給你看，我怎

麼問，你就這麼問。」

此外他要我唸兩本書，一本是英文的 Notes and Queries，第二本你們都恐怕沒看

過那個法寶，那是二次大戰期間，美軍打到一個地方後，軍隊裡面的人類學家使用

的風俗調查手冊，比 Notes and Queries還厚。那本書幫我很多，任先民不管到哪個村

莊，我就坐下來訪談那些大頭目，他的 manuscript和民族誌，很大一部分資料是我訪

談的。

總之，當時在民族所工作，做了很多很多事情，也沒有想到凌先生要我去考臺

大，順利考上，過了一輩子愉快的生活。非常感謝大家。

四、問與答

主持人郭佩宜：

非常謝謝吳教授，時間掌控竟然這麼好。我們還有大概半小時的時間可以繼續聽

他講古，不知道同仁有沒有什麼好奇、想要多瞭解的地方，或是覺得剛剛的料沒有爆

到的地方？

何翠萍（民族所研究人員）：

謝謝吳先生的演講，實在是太有意思了。我很好奇的一點是，您剛剛說很多的標

本，甚至連那麼大的木料，都有可能是女人從山上扛下來的。我們都對標本採集的過

程非常有興趣。當時他們跟你們講價錢的時候，例如那種木雕，會是男人跟你們講價

錢？還是女人跟你們講價錢？然後為何後來會是女人扛下來，是因為男人都跑到山上

去工作了嗎？那些木雕從前大概會有某種神聖性（sacredness），如何處理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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吳燕和：

妳問了很重要、很好的問題，也是很複雜的問題，但是我不一定能完全回答。我

們那時候開玩笑說幾塊木雕是老佛爺、小佛爺，確實因為都是「神」。

我為什麼畫那個運輸工具？因為我發現，大的東西要運的時候，男人有辦法拉，

或者用各種方法從山頭拉下來；但是一到平地，有時候車也不行──不像現在很容易

租車──不能立刻去屏東找卡車，人家也不敢給你。我說任先生很有辦法就是這樣，

我們能夠協商（negotiate），此外也有很好的嚮導。有時也不是嚮導，像在潮洲，潮

洲鄉山地科的一個科長，凌先生每次去的時候，他都會自動趕來跟著我們一塊去，參

與談判之類的。全村的人不但認識我們，大頭目家也對我們很好，我們有什麼事，只

要跟他講，他一下命令，頭目家下面的人就會來幫忙。而我們花很少的錢就可以了，

那個時候十塊臺幣就很大，因為根本沒有 cash，一下子能賺一佰塊錢在當時很不得

了。（我一個月薪水是四佰塊）

我曾參與運送一大批陶壺。常常是山上有山坡，山坡之後又有小山坡，到了平

地以後，事實上也是高高低低。所以我在想，用頭上扛這招，說不定是女人自己建議

的。我們看到四個女人排成一排，他們先蹲著，把物品先放在一個稍高的地方，然後

一二三就這麼把物品抬起來、往前走。要休息要停的話，可能要喊口令？我不知道他

們怎麼協調的。陶壺平常都是拿來裝水的，我不知道他們有沒有拿東西來平衡，不過

搬運時有製作草編的墊子，再把陶壺放上去。

劉璧榛（民族所研究人員）：

謝謝吳老師今天非常精彩地帶我們走過五十幾年前的歲月。我非常好奇是在太巴

塱的調查，跟劉斌雄老師一起去的那趟。我想多聽一些有關於那個 Kakita’an門板的

故事，因為大部分都是聽劉斌雄老師在說。

吳燕和：

我很高興劉斌雄老師有跟你們談到這個。當時去做研究的時候，那原本不是重

點，當初去採訪神話，畫的都是他們怎麼樣從海上來、洪水、姐妹結婚等，講故事的

過程我有親自參加，因為很好聽。但是凌先生突然發現「酒會」很不得了⋯⋯這部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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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全是猜測，因為憑良心講，我很少跟一個老師這麼接近、這麼親近，因為他比我大

很多，把我當一個小孩子似的，一開始我也不是正式的學生，所以什麼都跟我講，可

能不能跟別人講的也都給我講。我認為，他眼睛裡看到的是新型的中國社會。我們從

古代的巨石文化和石器時代一直發展至今⋯⋯到了臺灣，發現周公（先秦）的那一套

竟然在臺灣恢復了。我跟凌先生學的是，底下一層是小黑人（Negrito），然後再來

就是現代的人，跟中國古代社會。所以從那裡開始對於這些酒會和領袖制度感興趣。

我前面說他被騙，凌先生很失望，但也毫無辦法了。那一位年紀大、又會講日文又會

講臺語的報導人，我只記得他姓陳，大頭目則姓柯，頭目完全不會講國語。這位陳先

生非常聰明，我記得他畫了十幾張圖，關於他們哪一個神的生日什麼時候、他們要怎

麼坐、誰坐在哪、而誰坐在哪。我親眼看到，因為我是負責畫畫的，我跟他在那畫，

也記錄到幾月收穫季的時候，誰要坐哪邊。甚至還表演會所的青年人進來的時候，手

的姿勢要怎麼樣──是用近似爬行的方式，但不是真的爬著進來，而走的時候要退出

來，就好像去見英國女皇那樣。我不知道他哪裡得到就這些。後來我相信他們發現那

個祖廟越來越重要了。因為民族所特定耗費兩次飛機，把老人帶來民族所蓋祖廟，也

才引起後來年輕人的注意，覺得這個非常的重要，開始注重這個房子。當然這是很

重要的，我只能夠從我的經驗，跟我的感想來看。（編按：劉璧榛詢問的是太巴塱

Kakita’an祖屋雕刻柱來到民族所博物館典藏的情況，吳燕和老師回答的則是關於馬太

鞍族人來中研院建造太巴塱祖屋的脈絡。）

黃宣衛（民族所研究人員，時任博物館主任）：

謝謝吳老師精彩的演講。吳老師見多識廣，想請教民族所博物館有什麼地方是可

以改善的？包括您剛才講到文物的蒐藏，很多記錄可能有偏差，或者說我們的展示，

或說未來的發展，能不能講一講你的看法？謝謝。

吳燕和：

謝謝你，這個題目非常重要。當時我沒想到我的工作會牽涉到後來的博物館。我

們長期都用「標本」這個字，有大有小，我還收過很多那種小小的、人家戴的，我會

問說：「唉∼要不要賣？」有的人很好，就說：「不用啦！送你啦！送你啦！」於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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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到一些很簡單的東西。當時跟著凌先生，感覺他說不定是受到大英博物館等館舍的

觀念所影響，好好保存了當地──不管是原住民或者漢人社會──早期的東西。

我到處看了這麼多地方，博物館也好，美術館也好，還有現在我們夏威夷最有

名的玻里尼西亞文化中心——活的博物館，亦即把文化和生活展示展演出來，我相信

現在博物館有個困境。檀香山美術館差點關掉，經費本來就不夠，都是靠募捐，現在

經濟這麼差捐不出來，怎麼辦呢？只好一天到晚辦活動，每個禮拜天搞活動，這個那

個。本來讓小學生來參觀和討論，現在已經幼稚園也要到博物館去。

所以黃先生的問題，一方面是博物館的前途，就內容、展示、蒐集、記錄，這

些都是非常重要的。民族所是一個研究機構，博物館只是我們碰巧運氣很好，有像凌

先生、李先生、任先生，還有我這種小跟班，能夠在當時蒐集這麼多最好、最好的東

西。但未來再怎麼蒐集和展示？確實是一個問題，除非讓博物館跟哪一方面合作。

在外國的話很簡單，找一個有錢的大老──我非常佩服日本，不要說什麼國家、

縣，到鄉級的文化歷史博物館，都能把你嚇死。房間設備要好，為什麼呢？背後總是

一個有錢人，他在死之前說：「好了，我的收藏品交給你，然後給你一億、兩億，反

正我的子女都有錢，你拿去就是負責保持。」我們有沒有這樣子的辦法？也許我們這

個文化⋯⋯老早老早我們老師都講，中國人只蓋廟，不蓋學校。

我簡單的看法就是，一個博物館怎麼活用？所長啊，我們欠不欠經費？怎麼樣用

博物館來搞活經濟？怎麼樣能跟哪些觀光局合作，或者跟現在的陸客說：「這是一個

點，不來看不行，來一趟五佰塊。」怎麼樣表現我們臺灣最好的一個收藏。我知道博

物館還要花很多很多功夫，是吧！整理什麼的，我們的空間，這個也許等會我們再繼

續討論，那恐怕要諸位同仁、諸位老師學生們，都要幫著來想。

陳文德（民族所研究人員）：

民族所還有另外一件國寶，也就是您畫的那個佳平（Kaviyangan）雕刻。是不

是可以請吳先生對於那件的來源再說明？顯然是從排灣族來的⋯⋯排灣族是貴族社

會，這一定是很珍貴的。這樣的木雕當時怎麼會到民族所？因為相對於（太巴塱）

Kakita’an的木雕我們大致有一些訊息，但是關於這一件木雕，是不是可以請您講一

下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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吳燕和：

您說的是老佛爺吧？第一點，這個木雕已經收到所內兩年之後，我才到所裡，所

以當時經過我不知道。但是我聽凌先生講過，最主要是佳平部落搬了兩次，最早從大

武山下面那個最老的部落被強迫搬下來，其實我相信日本時代已經開始計劃要怎麼樣

把他們遷下來。他們最老最老的部落，搬下來到舊佳平，然後舊佳平才搬到現在山坡

的那個新佳平，後來是否還有變動我就不清楚了。

1958年的時候，我跟任先民兩人花了一個禮拜走路進去（舊佳平），那時候都沒

有路，只有日本的產業道路，只有一種交通工具「ti-a-ka」還可以通。我們走的路有

時真的很危險，我記得還差點掉下去。舊佳平還不是最老的部落，那些房子都已經開

始垮了。因為搬掉了，對他們來講，除了大頭目家之外，一般的小頭目我們在看，對

他們來說沒有那麼重要，一定要恢復。

第二點，我相信天主教是個重要的因素。1958年去調查的時候，村子裡可以說差

不多都是信天主教⋯⋯天主教力量很大，給的好處很多。以前我小時候，臺灣有很多

人去信天主教、基督教，說他信的是「麵粉教」，因為可以領麵粉。這引起我對當時

山區天主教傳教士的一些負面看法，當然一方面他們可能對教育有很大貢獻，但是就

「破除迷信」這點，損害了原住民的文化，信仰就更不必提了。傳教士會說：「你們

那些 palisi都是迷信，太壞了，真的神在這裡，所以老的東西可以丟掉了。」在臺灣

還好，沒聽說過把祖先的東西都拿來燒掉的，我在巴布亞紐幾內亞親眼看到很多地方

的天主教教士，把一些很老的精美雕刻成堆的放火燒掉。後來人類學家試圖出來干涉

時，已經來不及了，當地人說：「有人幫我們燒掉了，這是改掉『迷信』。」

佳平村信奉天主教，是西班牙的教派。最重要是，神父為了研究排灣族的文化，

把老頭目一些最好的珠飾衣服、銀器、珠寶等，帶回西班牙，但研究完了一去無回。

從 1958年以後，從來沒見過，現在已過世的老頭目就坐在那邊，跟我說怎麼辦？但

我也不知道怎麼辦，因為他已經回西班牙。天主教影響之大，現在的認同復振對年輕

人第二輩、第三輩更重要了。當時這麼一塊木頭可以賣一仟塊，我一個月才賺四佰

塊，他當然賣給你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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黃啟瑞：

吳老師您好，因為我有參與人類學百年展的策展，在過程中聽臺博李子寧老師提

到說，因為臺博館的東西主要是日據時代蒐集的，那他揣測是不是在日據時代，有一

些精品他們沒有收到，反而在民族所進到田野的時候收到了？根據老師自己的觀察，

跟當時臺灣的社會處境是否有關？因為同時在這個時候也有不少「山胞居住環境改善

計劃」等，那是不是錢變薄了，於是民族所可以買到比較好的東西？

吳燕和：

Yes and no。Yes就是說，凌先生他們到泰武鄉和來義鄉，而且在第二次搬遷前

先進去搶救出來，才搶到那件國寶。但是民族所的歷練有限，你說就靠李亦園、任先

民和我這種小跟班，以及一些女士們、鄭格等，做不了多少事情。其實還有很多國寶

在。當然那一件老佛爺最特別，你現在全臺灣找不到有這麼好的。你們看到那些日本

時代的調查報告，很多人是私人有興趣，他也不是人類學家，也不是民族學家。千千

岩助太郎也一樣，他走遍全臺灣去畫老的房子，包括漢人跟山地的，然後最後再把它

拿出來。

我說 no是什麼呢？後來等民族所收了這批以後，有些臺灣所謂的「文化人」知

道了，特別是在日本讀書的人。例如我父親有個朋友就變成山地文化收藏家了，他是

臺中中央書局的老闆（莊垂勝），是我爸爸在東京的同學。因為日本的教育，從明治

到大正時期，對「土人文化」和太平洋文化的發展有瞭解，還有從藝術、文藝、文學

的眼光認為要學習「土人文化」，所以在那個情形之下，民族所收完以後，就有些私

人到處去收了。有的人帶著商業眼光，例如北投有好幾家私人博物館，有一些本是商

人而後變成博物館，有的也不知道是商業還是怎樣，我也去看過，他們收到不少好東

西。民族所給一仟，他可能給一萬，然後他賣多少呢？十萬。現在的話不用講了，一

佰萬、一仟萬都有可能。

我特別知道有個私人收藏家──二十年前有人找過我，說臺灣有一位很重要的

臺灣山地文物的收藏家，能不能安排他來東西文化中心做一個大型的展覽？我回臺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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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時候，教育部長（郭為藩）找我去看，我大致上就瞭解了他的做法：每當村子的老

房子要拆的時候，他會說「我給你蓋新房子，你那個破的木頭我拿去」。這些舊木頭

上的雕刻之好，而且材料又好。我二十年前去的時候，那個收藏家的倉庫有二十多根

木雕，每個都有差不多四、五公尺，甚至更長就像圖騰柱那樣，可能是後來新雕的作

品。民族所很幸運搶救了一些最重要的文物，包括泰雅、阿美等，而且是學術性的蒐

集。他們那種則是不管，只要有好東西就去收，也沒有什麼記載，很可惜。

某位訪問學者：

我的問題是，博物館蒐藏的東西是一個物質，而到博物館的過程，不光是一個

物質在空間上轉移，至少在交易完成那一刻，雙方所秉持的時間觀是不一樣的。對於

原住民來講，他是當下的一個物質觀、是活用的。對於人類學家來講，會把物質放到

一個另外一個時間序列去考慮，中間那個時刻的時間觀有落差。這種物質品的時間落

差，是不是應該納入現在很熱門的學科倫理的討論範圍？會怎麼來處理這個時間差的

問題？謝謝。

吳燕和：

妳這是個大問題，我沒有做過時差的這個研究。然後我可以說，個人的觀察發

現，任何的物（object），特別現在大家對物質文化那麼注重，它代表很重要的象徵、

象徵意義。內容也許可能很重要，有的也可能沒有什麼特別。妳說的時差，有個集體

的、大家公認的象徵意義，但也有很多個人的象徵意義。然後過了一天的變化、過

了一年的變化，甚至整個社會的變化，這是很大很大的一個問題，所以這個我不能回

答。我想在座的這個老師和同學們，我相信你們也可以繼續討論這個問題。

郭佩宜：

非常謝謝吳燕和老師今天跟我們講了這麼多精彩的故事，帶我們回到五十年前，

不論當時的田野方式、蒐藏方式、研究方法，或者與原住民之間的關係等，都跟今天

有相當大的不同。我想年輕一點的同仁，應該從中也學到了不少；比較資深的同仁，

也可以懷舊一下。最後也談到了物的生命史，其實吳教授今天的演講，讓我們理解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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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在原住民部落各種各樣的物，如何在當地社會被理解，又如何進入到民族所的時

空。這些物的生命還是不斷地再延續，重新再被創造當中。今天的時空之旅，大家收

穫都很豐富，最後再掌聲謝謝吳老師，謝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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